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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儿童文学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作为一个作

家群体，它在全国的影响力不算太大，却时不时会贡献一

位重量级作家，享誉全国，甚至会影响深远。冰心如此，

郭风如此，24岁才离开福建赴台湾发展的林良亦如此。

出道不久却迅速崛起的李秋沅，也隐然有了这种势

头。

一年写不了一本书的李秋沅，却稳扎稳打地打造出

了属于自己的以“英雄情怀”“历史探寻”“想象之翼”“理

想家园”为支柱的艺术空间。近期出版的《天青》正是集

中体现这一艺术特色的代表作，也标志着李秋沅的儿童

文学创作已渐趋成熟。

能够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空间，殊为难得；对于李

秋沅来讲，更为不易。她现实当中的职业、人文环境以及

女性身份等，都与她的审美追求、艺术境界、创作手法等

方面，存在巨大反差。

一

主题的宏大与意蕴的深远，是李秋沅儿童文学创作

的一大显著特征，无论是让她声名鹊起的“木棉岛”系列，

还是通过虚幻出来的杀戮与征战揭示人界背后的黑暗与

血的《以尼玛传说》，还有这本找寻亡宋的魂灵、追觅人间

正气的《天青》，无不如此。“对生命有着最深沉的爱与理

解，在过客生涯里执守内心的信念，在风云际会处彰显人

的尊严与高贵，执著而不屈”，几乎是她所有重要作品的

惟一主题，丝毫不见常见的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轻松与游

戏心态。

不见李秋沅，而仅仅通过作品去想象作家，你可见一

位正经严谨、忧国忧民的学者，或者是一位不苟言笑、眉

头紧缩的男子汉，再加上作品中高雅、大气的文笔与措

辞，你更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

然而，现实的李秋沅却是一位温婉儒雅的女子，曾经

的“音乐神童”、厦大外文系的高才生，现在是银行职员。

她只是一位业余作家，她的创作与她的学识背景、生活的

人文环境、赖以生活的职业学养，没有一丝一毫的重合。

这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的《柳林风声》的作者肯尼斯·

格雷厄姆的现实身份也是一位银行职员；《小王子》的作

者圣埃克絮佩里是一位飞行员；再比如，现代派文学鼻祖

卡夫卡的现实身份是一位保险公司职员。

这让人诧异，细思之下却又好像暗合了某种创作的

规律。正因为现实生活中所从事的职业与自己的兴趣、

精神追求不一致甚至有冲突，缺失导致执著，他们才会对

自己的精神家园更为精心呵护，其灵魂探寻才更为纯粹，

其作品才会更为锋锐，更深入人心。

因此，李秋沅作品中频繁出现对“理想家园”的渴望

与追求，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

温婉儒雅的李秋沅，现实生活中却有一个阳刚霸气

的名字：李靖。其作品也充满了正气、大气与侠气，与时

下大部分儿童文学作家迥然有异。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让正气、正声、正色永留人

间，不惜与天帝对抗，魂飞魄散亦无惧；青姬为了解救父

亲与众窑工，毅然纵身跃入熊熊燃烧的血色烈焰……

单从女性作家对“正气、大气、侠气”的书写，李秋沅

直追李清照与秋瑾。李清照与秋瑾之所以能够写出“生

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

挽回”的大气与豪气，是因为她们有着“山河破碎身飘絮”

的人生背景。那么，李秋沅的大气与豪气又是从何而来

呢？这当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探寻的研究课题了。但这

种对人间大气、正气、豪气与侠气的书写本身，对于当前

儿童教育、儿童文学当中普遍缺失阳刚、大气的状况来

说，无疑是非常可贵、值得称道的。

三

无论是从《天青》对大美、气节、操守与高贵的书写来

看，从它对理想家园的追寻、对英雄情怀的执著来看，还

是从它对历史的敬畏、对人的尊严和生命的高贵的理解

来看，再加上书写方式的典雅、唯美，这本书都会被无可

置疑地归入高雅文学的行列。

但它偏偏采用了一种目前来看不太被主流文学圈所

接受的类似“穿越”的叙述方式。

“穿越”让《天青》获得了一种无比便利自如的自由书

写状态。视角开阔，不是传统的全知全能的书写方式，却

可以获得类似的书写自由，天青的精魂可以从千里之外

的谭宅飞来劝告即将赴死的谭嗣同，毫无违和感。这种

书写方式还让作家获得了一种比倒序还高明的自如，回

到过去，回归青姬的真正身份，故事再次深入，主题在结

局处再次得到出人意料的升华。

“穿越”是深受当代青少年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或写

作手法，谁说“穿越”这种现在看来是“通俗”的文学创作

手法不能用在高雅文学的创作上？

李秋沅显然没有拘于主流文学圈的偏见，主动“通

俗”，从而造就了一部与传统经典不太一样的作品。

《天青》出版以来，广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不到一年

时间即重印四次，同时也得到了广大作家同行们的认可

与高度评价。

以上列举的这些反差，一方面意味着李秋沅要付出

比别人多的努力，她所走过的艺术之路远非表面看起来

那么顺利与平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她所积累的艺术高

度远非只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高。

《天青》的独特高度，或者应是这种反差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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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独龙花开》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

品，您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是什么？

吴然：说到写这部作品的初衷，不由得让

我想起30多年前的1981年。当时,我买到冯

牧前辈的一本散文小集《滇云揽胜记》，读到他

在1974年8月，由作家、诗人张昆华和怒江军

分区战士陪同，跟随马帮，在开通不久的人马

驿路上“拄杖而行，夜宿窝棚”，整整走了三

天，翻过高黎贡山，来到了独龙江。冯牧在当

时的乡政府所在地巴坡，看望了兴建于1956

年的独龙江有史以来的第一所学校——巴坡

小学，他说他“爱上了独龙江畔的第一个小学，

以及小学旁的那座古老的藤索桥，当小学生们

走过桥面时，他们摇晃得好像打秋千一

样……”这些朴素的文字，让我感动。我知道，

正是这所小学结束了独龙族刻木结绳记事、目

不识丁的历史，让独龙江听到了孩子们读书的

声音。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去拜访这所

小学呢？1985年 4月底，我到贡山独龙族怒

族自治县采访，很想借这个机会去独龙江一

趟。朋友指着高黎贡山白茫茫的积雪说，通往

独龙江只有惟一的一条人马驿路，现在被几米

厚的大雪封冻着呢！朋友告诉我，在大雪封山

将近大半年的日子里，独龙江的人出不来，外

边的人也进不去。我只好带着遗憾离开贡山。

多年来，我到过云南边疆许多地方，走进

过许多民族小学，认识了不少各民族小朋友和

老师，也写过一些有关民族小学的散文，其中

《我们的民族小学》作为课文，选在人教版三年

级上册第一课。每当我走进村寨里的小学，同

学们都争着问我：《我们的民族小学》这篇课文

是不是写他们学校的？这时候，我就更想去还

没有去过的独龙江，更想去见见独龙族小朋

友。这简直成了我的一个心结。直到2006

年，我已经退休了，才和一群朋友到了独龙

江。第二天，老县长高德荣就带我们去看巴坡

小学。这个小学已经很破旧，门窗都损坏了，

小小的窗子没有一扇镶着玻璃，而是用木条钉

着。几间窄小的教室，学生不多，老师正在上

课，我们走进去要好一阵才能适应室内的昏

暗。老县长讲，他小时候在这里学会了写自己

的名字，以后又在这里教了五年书。我拍下了

悬挂了半个世纪的校牌，同学们都争着看我的

数码相机里有没有自己。中午吃饭时，我们吃

洋芋、包谷，喝着没有放油的鱼汤。从独龙江

回来后，我以《巴坡小学》为题写了篇散文，发

表在2007年2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

我一直牵挂着独龙江，牵挂着独龙江畔的

小学。

2014年元旦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就云南

省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贯通做出重

要批示：“获悉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即将

贯通，十分高兴，谨向独龙族的乡亲们表示祝

贺！独龙族群众居住生活条件比较艰苦，我一

直惦念着你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希望你们在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帮助

下，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战各种困难，顺应自

然规律，科学组织和安排生产生活，加快脱贫

致富步伐，早日实现与全国其他兄弟民族一道

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可以想象，如此巨大的喜讯和温暖传到独

龙江，是一种多么欢腾的情景！而我也想要找

机会再进独龙江，好好为独龙江写一本书，交

出一份情系独龙江几十年的儿童文学作家的

文学答卷。应该说，这就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

初衷吧！

记者：《独龙花开》中展现了云南少数民族

独龙族的民族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比如独

龙族的歌谣、独龙毯“约多”、溜索以及独龙江

峻美的自然风光等，读完作品就像看完一幅生

动的独龙族历史文化长卷。为了写好这幅长

卷，您在写作过程中，都下了哪些功夫？在搜

集材料的过程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哪

些？

吴然：在动笔之前，特别是写涉及少数民

族、历史、地域、文化等内容的较长的作品，每

个写作者恐怕首先都是在努力扩充和丰富自

己相对欠缺的知识。我也一样。我先挖掘自

己的阅读记忆和现有的知识储存，把从阅读中

发现的线索随时记下来。再系统地到图书馆

和资料室有目的地借阅、查寻相关史料，包括

地名志、植物志、动物志和教育志，收集各民族

主要是独龙族的童谣、民歌、神话、传说，以及

民族服饰、节庆、礼仪、宗教信仰和民族风情、

生活习俗等等。同时也请教一些民族学和民

俗学学者，特别是独龙族学者如李爱新、罗荣

芬，还有著有《独龙族文学简史》的李金明等

等。这些案头工作都是必要的写作准备。在

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深感独龙族过去的苦难

深重。而今天，他们正为“早日实现与全国其

他兄弟民族一道过上小康生活的美好梦想”，

做着怎样的努力呢？这就要实地深入生活“眼

见为实”。

2015年 9月，晨光出版社潘燕副社长安

排第五编室主任张磊陪同我去独龙江深入实

地采访。我们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府六库

约上州教委的杨李明老师，到贡山县城后，又

拉上“和大姐”和丽芬老师，穿过6.68千米的

“高黎贡山隧道”，三个多小时就到了独龙江。

高老县长正要赶着去指导村民种草果。见到

我，以他特有的风趣笑着说：“我正想着，这么

久你怕是要来了啰……你自己看好啰！我还

有别的事……”朝我一笑，就匆匆走了。

我和几位同行者流连在独龙江畔，倾听它

流淌的故事和歌谣，触摸它奔跑的脉搏和心

跳。走村串寨，拜访已经越来越少的文面老

人，和正在院子里织约多(独龙毯)的独龙族妇

女交谈……

一个来江边背水的小姑娘，并不忙着往竹

筒里灌水，而是采了杜鹃花花枝，给自己做了

个花冠戴在头上，左看右看映在江水里的影

子。她告诉我，她叫阿普芬，读五年级了，是中

心学校的学生。她要烧水给阿比（奶奶）洗头、

洗澡擦身子。

独龙江下游的“马库国门小学”有许多缅

甸的孩子来上学，很多孩子都有亲戚在独龙

江。“小导游”龙雨飞的小表妹木子玉，就在国

门小学读书。她告诉我她来报名读书的时候，

请老师给她起个笔划少的名字，老师想了想说

“木子一”笔画少，你是女孩，缅甸出玉，就叫

“木子玉”吧！她说，她高兴得亲了老师一

下……

和大姐告诉我，她当老师时，第一次自己

过溜索，到了溜索中间就不动了，“像一个葫芦

挂在摇摆的溜索上，生生用手‘走’过去，满手

都是血……”

梅西子校长陪我在学校里转悠，她说怪得

很，刚到中心学校几天，她随便就能叫出学生

的名字。一个抱着篮球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校

长有“妈妈味”……

所有这些都成为我难忘的记忆，并在书中

有所展现。

记者：您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他们各自

的生活串联起整部作品，从不同人物的视角来

展现不同的主题，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结构？

吴然：起初也不是这种写法。我甚至想写

成一部童话作品，让独龙江“自己讲述”，还有

意加进现代生活元素，让浪花们互发“微信”。

写了一些，觉得忐忑。发给好友、批评家冉隆

中，被他批得一塌糊涂。我认真地思考了冉隆

中的批评，翻着采访本，如同梅西子校长说的，

像“找羊肚菌”（一种野山菌）那样去发现，去认

识。也从采访记录中重新回到现场，回到水声

喧哗、争相向我诉说的独龙江……于是我调整

了思路，抓住教育这个“牛鼻子”，从独龙族第

一个识文认字的孔志清写起，从点燃独龙江文

明火种的第一个小学——巴坡小学写起，一直

写到中心学校的“小小梦之队”到西安参加

“2015‘姚基金’希望小学篮球季”比赛夺得奖

牌……我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那就是独龙江小

学（也许是边远山区许多小学）的一个特点：

“放月假”。这是因为独龙江小学都是全日制

寄宿学校，又因为学生离学校一般都比较远，

实行的是“月假”，也就是一个月放三次假，10

天一次，假期三天。在雨水多的季节，也会个

把月放一次八九天的“月假”，在路远的村寨，

老师还要亲自把学生安全地送回家。

梅西子校长告诉我，独龙江小学没有“家

庭作业”。所有的作业，都在学校里在课堂上

完成了。独龙江小学生的书包很轻。但是，在

放“月假”回家的时候，梅西子要求老师也给学

生布置一种“不带书包”的“家庭作业”：劳动、

保护环境、改变不良习惯。正是这一点，让我

“豁然开朗”，把学校和社会紧紧结合起来，把

视野从学校拓展到家庭、自然等等，并由此有

了用文学表达习总书记2015年4月考察时对

云南的“三个定位”（“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

东南亚辐射中心，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的可能。于是就有了利用“月假”给奶奶沐浴、

听奶奶讲“文面”的阿普芬；有了用诚实劳动挣

钱的“小导游”龙雨飞，向妈妈学织约多的木琼

花以及和爸爸“守秋”放了小麂的阿木支，等

等。写作中，大事不虚，小处不羁，有的地方还

带有儿童视角的观察与想象。方卫平认为，由

此写出了一个民族今天的成长故事，孩子在成

长，大人也在成长，交织着“无数大人和孩子成

长的身影”。儿童文学评论家李利芳所说，这

种似散而聚的结构“拓展了我们对纪实儿童文

学这一文体的既定想象，丰富了原创儿童文学

各文体类型的创作”。

记者：您描写了独龙江畔巴坡小学、独龙

江中心小学老师与孩子们的生活学习经历，也

写了独龙族的教育发展历程，更书写了独龙族

从弱小愚昧走向文明开化的过程。您觉得，教

育对于独龙族这样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来说，

其最重要的意义或者说特殊性是什么？

吴然：我一直关注边疆的民族教育。一个

民族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口较少的“直过民

族”，教育至关重要。以独龙江来说，如果没有

1956年建立的巴坡小学，那独龙江和独龙族

会是什么样子简直不可想象。正是这所小学

的建立，在这里播下知识和理想的火种，并渐

渐漫延开来，改变着独龙江和独龙族同胞，使

整个独龙江焕发出朗亮的神采。当然，这是一

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这一点，老县长高德荣

深有体会。他曾向梅西子倾诉了一些“糟心的

事”：他怎么也想不到，想不明白，发给村民的

核桃树苗，还专门有人反复做栽种示范，有些

人家竟然不挖坑栽种，一直堆放在墙角，甚至

丢在房头上，成了烧火的干柴！专门组织人为

家家户户修了猪圈、厕所，尿尿屎屎的还是老

往江里倒。外表崭新的安居房，一进屋还是臭

哄哄的……还有酒，一个个喝得昏天黑地，什

么正事也干不了……他得出结论：“说一千，道

一万，最后化成两个字：教育！”

独龙族是个“直过民族”，但是教育不能

“直过”。要实现独龙江的梦，最根本是教育。

老县长说得不错，教育扶贫是一种特殊的精准

扶贫和精神扶贫。当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

特色的文化，这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

少数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要给予保护和传

承。在云南，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都要翻译成

18种少数民族文字，进行双语教学，这也是保

护民族文化的一种教育形式。

记者：您为什么选用纪实性文体这种表现

方式？在您看来，纪实性儿童文学是否更偏重

于书写社会、历史等宏大题材，如何在书写这

些宏大题材的同时又在作品中塑造出个性鲜

明的人物？

吴然：我以前主要给孩子们写作短小的散

文，当然也写过如《小霞客西南游》那样的长篇

游记。游记应该说也是一种纪实文体，记录的

是作者的旅途见闻、感受等等。但和我这次写

《独龙花开》又有不同。游记是在见闻中直白

地抒发作者自己的感情，而写《独龙花开》则要

把作者的感情转化熔铸给所写的人物。虽然

纪实性儿童文学并非都偏重于书写社会、历史

等宏大题材，但是《独龙花开》还真以文学表达

的形式涉及到如习总书记的批示和关于云南

的“三个定位”这样的重大题材。也如丹增老

友在他审读本书时所说，这就需要“相应的篇

幅和体量”来承载，并采取了如他所说的“寻

找足迹”的写法。也就是深入实地考察、体验，

努力融入你要写的人物之中，了解他们而成为

他们的朋友，这样才能把他们写活，最终通过

他们去感染读者，打动读者。我想努力这样

做。但是，我不敢说我做到了。

记者：我们知道，您是作品入选课本最多

的作家之一。《独龙花开》的语言清新质朴，富

于画面感，江水和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您在

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对于作品的语言有着怎样

的自我要求？

吴然：冰心老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给

儿童写散文不容易，要有童心。你的散文小集

朴素自然，我很欣赏”。郭风前辈为我的一本

散文集作序也认为，我的散文“既朴素，又写得

生动，富有儿童情趣和教育旨趣”，又说“十分

难能可贵的”是我写的“毕竟是儿童散文，是写

给孩子们看的真正的儿童散文”。我知道，这

是两位前辈对我的教诲和鼓励，其中对语言的

关键词：朴素、自然、生动，以及“要有童心”，要

“富有儿童情趣和教育旨趣”，都是我努力的方

向和文学追求。同时，我也努力用新鲜的语言

写作。希望通过语文课和阅读，把我们美丽的

母语种植在孩子们的心里。

记者：云南是我国众多少数民族的聚居

地，在您看来，云南的儿童文学作家在书写民

族故事和富于民族特色的作品方面还有哪些

可以作为之处？

吴然：诗人徐迟曾经用“美丽·神奇·丰富”

六个字为云南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这六个字

也蕴藏着极其宝贵、无可替代的儿童文学资

源。因此，云南儿童文学曾经以“太阳鸟”作家

群的亮丽飞翔和鸣唱，为丰富中国儿童文学艺

术宝库作出自己的贡献。今天云南儿童文学

又吹响了再出发的集结号。有意思的是，早年

的“太阳鸟作家群”是以男性作家为主力在冲

锋陷阵，而今天的新一代云南儿童文学作家，

则是湘女（陈约红）、汤萍、余雷、刘珈辰、李秀

儿、蒋蓓、沈涛、和晓梅等女将们撑起了一片

天。我相信，如果年轻的作家们加强文化自

信，真心实意深入生活，发掘好用好“美丽·神

奇·丰富”的儿童文学宝藏，开拓创作疆域如绘

本、图画书等，云南儿童文学定然会让书写富

有特色的民族故事再放异彩，给读者带来惊

喜，给儿童文苑带来荣光！

吴然吴然《《独龙花开独龙花开》：》：

情系独龙江情系独龙江 孜孜著长卷孜孜著长卷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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